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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 红红

初冬，如晴日之暮阳，满天的暖红，
烁目的彩霞，白云镶上瑰丽琼绸的金边，
给大地沃野镀上炙艳的红妆，给房舍楼
阁嵌入粉艳的紫光，那飞舞似火的残红
灼烧的天边，如朱砂般映入人的眼眸，又
烙印在炽热的心上。

一路花瓣缤纷，一地枫叶赤红，随风
旋动，时聚时散。天边红霞沐浴，一片灿
烂辉煌，伫立在树枝的黄叶，被周围的红
艳感染，变得兴高采烈，频频摇曳，似乎
要以满身赭红来个精彩退场，以感恩大
地的哺育和沃土的滋养。

大自然赏赐给人间的美丽，不仅仅
是含苞的娇俏，盛开的艳丽，还有含羞蓄
意的浓香。大红大紫的流芳，也有人们
刻意眷留的碧红琉璃、彩虹饰墙、灯火璀
璨，那些高挂门首街巷的灯笼，衬托白雪
的晶帘和大红对联，都似醉酒的壮汉，满
面泛着红光。它们属于冬红的美，是生
命的赞歌、季节的诗行。

寒风凛冽，红不改容，暗溢清香，满
园的红，灼伤了夕阳。那些透彻耀眼的
光芒，洒满锦绣未央，静好岁月，和煦暖
阳，可是春满人间前的好梦一场？

冬冬 阳阳

呼啸的寒风肆虐大地，落叶满地旋
转，裸树瘦身无奈地摇曳，田野一片枯黄。

晨曦看天，无垠蔚蓝，晴空万里。阳
光变得温柔多情，隐去炫目的光芒，以宽
容的姿态沐浴大地，人们欢欣雀跃地走
出宅舍，肆意挥霍着暖阳的爱抚，一股股
暖流涌动周身，如春暖花开的舒畅，个个
洋溢着惬意幸福的模样。抬头仰脸，任
凭阳光温柔地抚慰，仿佛置身在春天，种
子行将发芽，裸枝行将吐翠，万物生灵在
幸福的氤氲气息中等待着希望。此时的
冬日暖阳，如恋人般温柔，如慈母般慈
祥，如天使般善良。因你，凋零枯萎的生
命期待着生机，枯黄落寞的原野等待蓬
勃新绿的绽放。

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穿梭在呼啸

寒风里。是你，使我执着追寻着最美
的春迹，护佑着我奋发踔厉，书写每
段有意义的时光；是你，使我不惧寒
冷，染一身晴朗，暖一季寒凉，多一份
牵挂，播一片亮光，让平凡的日子幸
福绵长。

冬冬 雪雪

秋天熟透之后，冬天应运而生。被
唤醒的冬天精灵，戴着六瓣梅花，给田
野盖上白绒绒的地毯，整个世界都是洁
白无瑕。

苍穹高远的地方，似乎很压抑，乌
云厚积，寒风裹挟，雾霾沉默。倏地雪
花飘飘，寒光闪闪，伸手去接，轻轻的、
凉凉的、湿漉漉的，想必是天女把云朵
揉碎在漫天撒花吧！雪花把污秽狼藉
洗涤，把嘈杂掩藏，把不堪入目的东西
统统埋葬，粉饰装点着美丽，更新着冬
天的模样。

雪花迎风舞，梅花万点黄。旷野上
粉妆玉砌，雀鸟在枝头惊慌鸣叫，枯草萎

叶却惊喜地换了颜值，玉树临风，冰晶包
容，互惠琼芳。苍松翠柏愈发高洁，天地
乱纵苍茫，田园横铺云纱，风雪归人同白
头，生灵归窝悄无声。

瑞雪兆丰年，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希
望。东北塑冰雕，富丽堂皇，灯光闪耀，
滑雪场上健儿勇敢飞翔，激情澎湃，奏
响了美妙乐章；平原沃野千里，绵延不
绝的冬麦披上了银装，积蓄着丰收的能
量；奋战在建筑工地的工人们，避过了
挥汗如雨的煎熬，正乘风雪清凉建造引
以为傲的桩桩辉煌；守卫边疆的战士目
光如炬，警惕昂扬，守望着安定祥和的
家乡。冬雪飘扬，正是童趣再现的欢乐
时光，堆堆白雪变身出逼真的造像，仿
佛回到才华飞扬的疆场，喜乐全挂在眉
梢上。可以预测，雪化春来，大地处处
都是繁荣兴旺。

雪落山城，福满人间，不乏雪中送炭
的情意绵绵，不缺山盟海誓的联姻笑脸，
不吝嘘寒问暖的眷眷温暖。在依然暖意
融融、静好安闲的寒冬里，真诚祈望百姓
有暖相伴，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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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粉条在我们那里属稀罕物，好些
人家平常几乎吃不上粉条，只有逢年过节才
买一点。那时候，父亲常年开车在西北五省
跑长途运输。据父亲讲，粉条在那些地方实
属稀松平常之物，而且价格低廉，随处可以买
到。也许因为它足够廉价，父亲才肯破费给
家里买一点。在那贫寒艰苦的年代，那些从
遥远之地辗转至我家的粉条，不仅仅是可果
腹的食物，更是小饭桌上的可口美味。

母亲用泡软的粉条烙菜饼、蒸包子、捏扁
食、卷紫卷；烧豆腐汤、胡辣汤、做烩菜。只听
听这些饭菜名目，你肯定以为那时我们家极
阔，食物很富足。事实上，父亲当时工资很低，
要供养我们一家大小九口人。虽说粉条很便
宜，但父亲带回家的粉条数量却非常有限。

买粉条大多在隆冬季节，母亲待粉条干
透后，装袋存放在大木柜里供一年之用。逢
年过节、招待来客、家人生病或改善伙食时，
母亲就拿粉条做配菜。母亲心灵手巧，即便
粗糙普通的食材，一经她手就会变得精美可
口。她用土豆丝、胡萝卜丝、粉条烙出的菜饼
焦黄酥软，香鲜可口；用韭菜、粉条等做馅蒸出的紫卷，松软劲道；用菠
菜、白菜、粉条炝烧出的豆腐汤泡上锅盔，香气四溢，使人食欲倍增，又
吃又喝一碗汤下肚，既解馋驱寒又舒服顶饱，实在是冬日里一道令人喜
欢的美食。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村几个小伙伴在一起玩。不知什么缘由，他们
比起了吃喝。大家争相炫耀自己家什么时候吃过什么东西，那东西又
如何好吃。他们争辩着，攀比着，谁都不肯服输。到后来，几个人胸中
都有些恼气。两个平日里总爱挑事的伙伴，见我不发声，他俩就把火枪
口一齐对准了我。

“不说话就是没有好吃的！”
“不说以后就别跟我们玩！”
……

“不玩就不玩。我可吃过很好吃的宽粉条。”
“吹牛吧。”
“宽粉条？吹吧！大家都没见过。”
我跑回家中，站上凳子，将上半身伸进大木柜里，翻出母亲的粉条

袋子，抽出一撮宽粉条，跑着拿过去。他俩便折了粉条在嘴里咬呀、嚼
呀。嚼到最后，一致认为我在吹牛，那粉条根本算不上什么好吃的。

我无以辩驳，闷闷地回到家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母亲拉我坐到
她身边，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人家没说错！干粉条怎么能好吃？明
天我给咱们改善一回伙食，你把他俩都叫来，我给你们烙锅盔，浇粉条
豆腐汤。”

吃过我家的宽粉条，他们都说我说的是大实话，那粉条确实好吃。
从此，我在伙伴们中威信大增。

参加工作后，我在多个地方吃过粉条，吃法各有不同。兰州人做的
肉炖粉条，肥而不腻，好吃又下饭。宁夏回族人用羊肉、土豆、干蘑菇等
配上各样佐料，做出的粉汤味道很不错。起初我还纳闷：他们何以用凉
粉配粉条、羊肉？一次，在鄂尔多斯一个朋友家做客，主食是铁锅炖配
金银米饭。土豆，羊肉块下锅炖熟了，放入洋葱、青椒等配料，片刻出
锅，色香味真是一绝。这些纯属北方特色。成都人、重庆人对粉条也极
其喜爱，他们用各样粉条涮火锅、做砂锅、做酸辣粉，这种地方特色，在
全国好多地方都很盛行。

说到粉条，总会想起孩提时代我们美丽简素的小校园、冬天提着小
火炉去上学、堆放着柴草碌碡的游戏场、长着水草鱼虾的小清溪、春天
开满槐花的小山坡、夏天无偿为过路人烧摆木叶茶的小脚三婆、秋耕牛
儿晚归时的星空和原野、大雪清晨里飞跳的鸟雀……此时此刻，正值寒
冬深夜，万籁俱静，搁了笔默默走到窗边，只见寒霜拂地，月光清亮，似
乎童年里那个皓月寒天的夜晚。那时没有闹钟，学生上学是听鸡叫看
天色起床的。那夜无雪亦无风，乡村一派干冷素净，银亮亮的月色洒满
山川大地，月亮把我们叫早了。我们十几个早起的小学生在学校门口
的操场上随性欢闹、游戏奔跑，清脆的快乐响彻寒天冻地，唤醒操场边
白杨树上的花喜鹊，它们高站枝头，鼓噪欢唱，合力抒怀，欢快的月光曲
在宁静的冬夜飞扬。

月光下，树木伸向天空的疏朗枝柯、有点坡度的“城堡”般的小校
园、操场边胖大安卧的麦草垛、默默伸展的村路、不远处安然沉睡的农
家、周围收过庄稼的田地……一切犹如覆着白雪，安详静谧，童话而美
丽。此情此景至今难忘，几十年后有时想起，总会无端地把它与白雪公
主与七个小矮人联想在一起。这时，它又不经意地让我回到了无法忘
却的早年时光……

久久凝望云彩中的月亮，一种隐隐的怅惘漫上心头。斗转星移，时
代变迁，如今，充足多样的粉条已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缺罕之物，可多
少风物人事都已化作尘烟，离我们悄然远去。

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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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时光如梭。旧岁的开端
犹在眼前，翌年的元旦已转瞬即逝。凛
冽的寒风，掠过喧嚣的城市，岁月的年轮
又多了一圈。回顾来时路，一年的光阴
在时间的画板上画下了快乐和美好。

寻常的日子里，我一直喜欢用文字
来记录心情、记录感受、记录生活、记录
看过的风景。小学时喜欢写在日记本
上，高中时喜欢写在QQ空间里，工作后
喜欢发在朋友圈。曾经一字一句写下的
文字，成了我旧时光里最美的记忆，亦有
着经年落花的味道。

小时候，我就喜欢阅读和写作。上
学时，除了语文课，更是对读故事书、看
小说情有独钟，常常被书本中的课文所
吸引，喜欢作文超过了所有。说起来，
我喜欢文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读，
二是写。

读，除了读书本，我从小学四年级起，

开始尝试阅读小说。到现在，依然清晰地
记得，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舅舅送给我的
那本被翻译成几万汉字的《小王子》。

写，则是从最简单的造句开始，慢慢
学会了作文。

记得看过一段话，“如果想让别人的
文字变成你自己的思想，还是得写作”。
看的书多了，自然而然就学会了表达，表
达方式多了，书写起来也会更加生动。

这些年，我的兴趣爱好很多，但唯有
读和写这两种喜好，一直陪伴着我延续
至今。去年10月份，我加入了写作课，离
优秀的文学爱好者更近，也有更多的方
式去学习，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
更浸润了自身的文学素养。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人生中的
第一篇拙作发表在了《民族时报》的副刊
上。从那天起，打小喜欢码字的幸福感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给了我很大的

信心和动力。从此，我的写作走向了加
速状态，以前用一口白话写流水账，现在
可以活学活用“我手写我心”。

每天的回溯，当下的实践，未来的畅
想我都逐一打包，写在了自己的文章里，
这些文章是对我今后人生的不断提醒与
鞭策。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是
优秀了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变得
优秀。还好，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在逐
渐变优秀。

我很感谢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位贵
人，感恩那些可爱的编辑老师在“稿海”
里捞上我的文字，让我的稿子能够成功

“上岸”。一次刊登，代表一次肯定，也是
一次鼓励。就这样，我实现了文字变铅
字的梦想。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自我修行，那文
字的作用，便是指引和启迪。

在文字中去寻求安宁，并不刻意躲

避现实；在文字中去博古通今，则多了一
份理智的思考。于是，我一边慢慢地在
文字中行走，又一边思绪万千感慨不
已。如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发自内心的
呼喊，也是我表达喜怒哀乐的方式，通过
文字，让有着更多相似灵魂的人儿彼此
认同，互相滋养。

那些或清浅或深沉的文字，像一位
认识多年的老友。在窗纱映月的夜晚和
光影波动的午后，邀我一聚，听我静诉春
花秋月，夏荷冬雪。陪我漫步在花影鸟
语间，陪我去寻桂香沉浮，蜡梅傲冬。

在一字一句中，我倾听着自己的声
音，勾勒出了自己的人生。

在一篇一章中，我更懂得了文字要
一笔一画静心慢慢写，生活也需一步一
印潜心慢慢行。

2024年，同我一起“静心慢慢写，潜
心慢慢行”，你准备好了吗？

静 心 慢 慢 写
徐 静

过去母亲在
世时，每年到了
腊月，她都会酿
一坛甜酒。

在 老 家 商
州，人们常把甜
酒 叫 作 醪 糟 。
小时候过年，家

家户户都做醪糟，而做醪糟必须要用到
甜酒曲。那年代，不像现在超市和网购
这么方便，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母亲
是做甜酒曲的高手，从我记事起，母亲
年年夏天都做甜酒曲。一进入腊月，
天寒地冻，就到了该做醪糟准备过年
的时节。这时候，父亲也推着自行车
走村串巷去卖甜酒曲。醪糟的好坏，
全看甜酒曲的质量。母亲爱干净，做
的甜酒曲做出来的醪糟香醇可口，在
十 里 八 乡 口 碑 很 好 ，当 然 销 量 也 不
错。父亲为人厚道，秤上从不作假，每
到一个村子，很快就被大家围住，乡亲
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你一两他二两的，

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卖完了。在那个物
资匮乏的年代，正是这一元两元的小买
卖，让我家原本拮据的日子活络起来，
也使得我们的年过得有了滋味。

做甜酒曲一般都在伏天。刚入
伏，母亲早早就张罗着磨些玉米面。
选一个天气晴朗的早上，母亲把从街
上调料摊子配的一大包香料放在锅里
用文火煮水。再把生长在山里水渠边
阴凉处的一种名叫“亮秆草”的草药采
回来，摘掉叶子把秆洗净控干水分，砸
烂捣汁，滤去杂质只留下碧绿的汁液
备用。碧绿的草药水和棕色的大料水
按一定比例混合，用它来把玉米面和
成淡灰色的面团，太阳刚露出头时，把
当年收获的新麦草挑细软干净点的晾
晒在苇席上，晒得发烫干燥时，用木棍
捶打使它变得更软和些。中午，一家
人围坐在铺着热乎乎麦草的箔子边，
用手揪着散发着淡淡清香的面团，揉
搓成大小均匀鹌鹑蛋似的面丸，一个
个摆放在麦草上。麦草上均匀地放满

一层后，给上边再铺盖一层麦草，厚度
以看不见下面那层面丸即可，然后继
续摆放面丸，如此反复四五次，最后，
在上边一层盖上厚厚的热麦草后，再
给捂床被子在上边。第二天中午，母
亲会让我们把箔子抬到门外晒晒太
阳，也会时不时伸进手探探温度。就
这样四五天过去后，把箔子上盖的被
子和麦草揭开，最上层的“曲蛋蛋”就
暴露在外边，像蚕宝宝结成的茧子，体
积比我们揉时大了近一倍，且颜色白
得耀眼。甜酒曲经过高温发酵后，体
积比原来膨大了一倍，表面长的酶子
像柿饼上的白霜一样。拿一颗曲蛋蛋
放在手心，掰开里边颜色呈青白色，满
是蜂窝状的小孔隙。拿到鼻尖儿去
闻，浓郁的酵母香味和着香料味，还有
亮秆草那淡淡的草药味混杂在一起，
共同酝酿成熟悉的淡淡的醪糟香味。
把一个个“曲蛋蛋”小心翼翼从麦草上
拣出来，晒到干透后，装入布袋子里收
拾起来，待到腊月里做醪糟时才出售。

卖甜酒曲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腊
月初也是人们做醪糟的高峰期。二十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秦岭山区，农作物都
是自家种的，人们做醪糟主要用玉米
糁，把玉米糁用小火慢慢蒸到香软可
口，再放进盆子里晾凉，取适量“曲蛋
蛋”碾碎成粉末，加入凉开水拌到糁子
里，反复搅拌均匀呈糊状，然后装进一
个肚大口小的瓷坛子里封口，放在连锅
炕的火眼头上，上边再覆盖两条麻袋。
十来天后，揭开坛口，一股浓郁的酒香
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傍晚，在泥炉子
上烧半锅开水，舀两大勺醪糟，加上几
粒糖精，甜甜香香的碗里漂着星星点点
已经发空的白糁子，便是一家人可口的
夜宵。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打几个荷包
蛋，舀一勺醪糟，加两勺红糖，那扑鼻的
香味便会勾起人肚里的馋虫，这也是当
年山里人招待亲朋好友的标配。

如今，每当我端起甜酒碗的时候，便
不由自主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段美好
的时光。

母 亲母 亲 酿 的 甜 酒酿 的 甜 酒
王会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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